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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致恩格斯

曼 彻 斯 特

年 日［于伦敦］月

亲爱的弗雷德：

新年好！

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

我踡着身子躺了好久，能够坐起来才三天。病来势很凶。你

我三个星期没有抽烟！脑袋还是昏昏沉

沉的。但愿过几天恢复工作能力。

我最反对服用砒剂。

附上《观察家报》（这是列斯纳从工人协会给我搞来的

除随信附上的这封济贝耳的信之外，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信了。

还要让他注意《未来报》上最近发表

无论如何，迈斯纳可以向《巴门日报》试探试探。试试也无妨。

如果你把剪报寄给迈斯纳，就说这些剪报是偶然到手的，不必向他

说明“我们”在这方面的活动。

的东西。

我想向肖莱马打听一下，最近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书籍（德

文的）哪一本最新最好？此外，矿肥派和氮肥派之争现在进行得怎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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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土论吗？为了写地租这一章

马克思的附笔

样了？（从我最近一次研究这个问题以来，德国出版了许多新东

西。）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

解点什么吗？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（慕尼黑大学教授）的冲

，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资料

有所熟悉。肖莱马既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他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情况。

附上乌尔卡尔特的两本东西和一号《信使报》（和克吕泽烈的

。文章有关）

向白恩士女士、穆尔和肖莱马祝贺新年。

你的　　摩尔

爱琳娜

你这个坏孩子，为什么老不给我回信？

我猜你又在和刺猬喝酒玩乐了。

凶恶的矮子　　阿尔贝里希①

新年好

编者注马克思在家里的谑称。① 爱 琳 娜

亲爱的摩尔：

如果你不愿服用砒剂，那就吃点别的药，不能再这样拖下去

日于曼彻斯特月年

恩格斯致马克思

伦 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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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个劲敌。

了。最近你找艾伦或别的医生看过吗？不久前我去找过龚佩尔

特，他不在家。不过一有机会我就跟他谈谈。

《观察家报》，还有乌尔卡尔特的两本东西，你都没有寄来。倒

是库格曼今天把《观察家报》和维尔腾堡《邦报》给我寄来了（现将

《邦报》寄给你，寄还后我要寄给迈斯纳，如果你不直接寄给他的

话）。这两家报纸都上了钩，真不错。我现在还要为《士瓦本信使

报》写点东西寄给库格曼。

的书

肖莱马将根据最近几年的年度报告为你编一个索引。弗腊斯

，他不知道。

的自然科学家，巴黎出现了一个自称施穆列维奇（施穆耳宗

这可是智者埃夫拉伊姆

年战争的官方报告第一分册奥地利总参谋部在关于 中，

指出了奥地利的军事组织当时已不适应于对普鲁士和意大利同时

作战，接着得出了这样一个天真的结论：在这种情况下，避免这样

一场战争，本来应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关注之所在！

从普鲁士第二分册

晚，贝奈德克有可能以优势兵力袭击王储

赶他进山并缴他的炮。这头蠢驴错过

中清清楚楚地看出， 日，特别是 日

以

分散了的纵队，而且可

几乎有绝对把握

时机，结果打了败仗。

祝好。

恩你 的 弗

威廉。③弗里德里希 编者注

②拉萨尔。 编者注

① 卡 编者注弗腊斯《农业的性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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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格斯致马克思

伦 敦

年 日于曼彻斯特月

亲爱的摩尔：

和《观察家报》寄还。前者可笑极了。整篇现将杜林的评论

，什么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非无可争议，什么有

文章显得狼狈不堪，惶恐不安。这位神气的庸俗经济学家显然被

刺痛了。他没法说别的，只好说什么要对第一卷作出评论只能到

第三卷出版以后

人怀疑劳动价值由劳动生产费用决定是否正确。你看，对这类人

来说你的学问还远远不够，竟没有在要害处把伟大的麦克劳德

。这家伙文章驳倒！不过，他在字里行间又怕陷入罗雪尔的处境

写完时兴高采烈，付邮时无疑胆战心惊。

，请即寄来。

库格曼和小威廉的信明天寄还。如果佐伊伯特中校的信的抄

件对我下一次为士瓦本写文章有可用之处

我也可以为维也纳出点力；关于《国际评论》的情况，也许要问

问李希特尔，他应当有所了解。

情况很好，一切具备，只缺保证金，所以还不小威廉的报纸

能出！不过，要是威廉到了维也纳，一片奥地利代理人的诽谤声可

就要甚嚣尘上了！

比斯利、路易斯等人以及《双周评论》的情况如何？

编者注亨 麦克劳德《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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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致恩格斯

曼 彻 斯 特

年 日［于伦敦月

亲爱的弗雷德：

库格曼也给我寄来了《邦报》和《观察家报》。你的那份《邦报》

今天寄还，同时寄上库格曼给我寄来的在整个这件事中充当中间

人的中校

小燕妮是内行，她认为，你在这场表现

的信的抄件。维尔腾堡现在已经供应充足了。依我看，

特别在销路上，奥地利现在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。注意，如果你有

耐心，那就再开些处方吧。

“各种”观点和各种性格特征的演出中，显示了巨大的戏剧才华，甚

至是喜剧才华。

这些天我还有点打不起精神，动不了笔，等我完全好了，我

要把小威廉收拾一顿，他把我的观点和独特的小威廉见解混为一

谈了。

颇为大方，尽管我那样猛杜林（他是柏林大学讲师）的文章

烈地抨击了他的老师凯里 。有些东西杜林显然不懂。最可笑的

是，他把我跟施泰因相提并论，因为我是搞辩证法的，而施泰因则

》。③ 欧 编者注资本论。政治经济学批判杜林《马克思

编者注②佐伊伯特。

① 保 尔 编者注拉法格。

恩你 的 弗

。
衷心问候女士们和热恋中的医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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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通过以某些黑格尔范畴为外壳的死板的三分法，把各色各样的

渣滓毫无意义地堆积起来。

波克罕的《明珠》 你收到了吗？

看来，职业诗，只不过是给最干瘪的散文式的词句戴上假面

具。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一家就是个例子。凯蒂和年青的粮食投

机商克勒克尔同赴巴黎（新婚旅行）。但是，这位高贵的年青人同

时要去料理“买卖”，就把她单独留在巴黎一家大旅馆呆了两三天。

凯蒂和全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凯蒂甚至十分满意地写信

说，旅馆里人家叫她“小姐”（在她同克勒克尔一起在那里过夜之

后），所有侍者以至看门人都向她献殷勤地“鞠躬”。尤有甚者，克

勒克尔（去外省跑了一趟买卖之后）同凯蒂从巴黎直接回到伦敦，

全家都由于“蜜月”要推迟六个月而欣喜若狂，因为做买卖先于一

切嘛。原来对诗人来说，蜜月只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，在生

孩子之前或后都是可以“欢度”的（这些事都是小弗莱里格拉特们

来我家告诉我的）。看来，凯蒂甚至读过克劳伦的作品，因为她从

巴黎来信说自己象个“活寡妇”。

美国佬准备跟约翰牛开开玩笑。你对俄国人最近吹的牛皮有

什么要说的吗？

看了你的信非常高兴。他刚刚去体操学校矮子阿耳贝里希

了，成绩很好。

祝好。

马你 的 卡

编者注马克思。③ 爱 琳 娜

编者注西 波克罕《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》。

一编者注① 罗 施泰因《行政学》；《政治学体系》。

第 10 页



马克思致恩格斯

曼 彻 斯 特

年 日［于伦敦］月

亲爱的弗雷德：

。他几乎完全接受了《原始积累》这一章关于杜林 ，这对他

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他还年轻。作为凯里的信徒，他是直接反

对自由贸易派的。此外，他还是讲师，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

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 ，他并不伤心。他的评论中有一点特别引

起我的注意。这就是：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象在李嘉图本

人那里一样还“不明确”的时候，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。但是，

一旦把它同劳动日和劳动日的变化正确地联系起来时，他们就感

觉到这种说明是新的和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了。我相信，杜林是由

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。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

境的那种心情的确是十分明显的。奇怪的是，这个家伙并没有觉

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：

（ ）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、利润、利息等

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，与此

相反，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，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

都还没有区分开来，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。

）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：

① 欧 杜林《马克思 编者注资本论。政治经济学批判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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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商品有二重性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，那末，体现在商品中

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，而象斯密、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

分析劳动，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。实际上，这就是批

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。

）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

的表现形式，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

得到了确切的说明。（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，这

对我很有帮助。）

中将会惊奇地看到：“直接的”价值规定在资产阶

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，那

末，他在第二卷

级社会中的作用是多么小。实际上，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

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。但是，只要

这种调整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

控制 来实现，而是通过商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

。

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，那末事情就始终象你在《德法年鉴》中已经

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

新维也纳日报》关于维也纳。我把各种维也纳报纸寄给你

是波克罕的，应退还我。其余存你处），你可以从里面看出两件事：

第一，维也纳出现了复苏局面，目前作为销售地点是多么重要

第二，应该给那儿写些什么。我找不到李希特尔教授的地址。你也

许有李卜克内西提到这个地址的信。没有，你就给他写封信，让他

告诉你，你再把文章直接寄给李希特尔，不要由李卜克内西代转。

我觉得，小威廉并不完全是诚心诚意的。他（在他身上我不得

编者注① 弗 恩格斯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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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却不把这笔钱的股票

蠢事

不花那么多时间来纠正他在奥格斯堡《总汇报》和其他地方干下的

）至今还不找时间公开提一提哪怕是我那本书的书名①或我

的名字！他对《未来报》事件不闻不问，就是为了不致陷入有损他

纸

个人威信的窘境。他连在他朋友倍倍尔直接控制下出版的工人报

德意志工人俱乐部》，曼海姆出版）上哪怕是说一句临终之言

简单地说，如果我的书不是完全被置之不理，那的工夫也没有

末，这肯定不怪小威廉。首先他没有读过这本书（虽然他在给小燕

妮的信中嘲笑主张要介绍一本书，必须读懂这本书的李希特尔），

其次，在他读过或者只是佯言读过之后，他没有时间。但是，我从

波克罕那里为他弄到一笔津贴以后，他却有时间给波克罕一星期

写两次信；我把经我介绍从施特龙那里弄到的一笔钱转寄给了他，

寄给施特龙，而要施特龙的地址，以便

能够直接和他联系，背着我去行诈，并象对待波克罕一样，向施特

龙抛出一封又一封信件！简单地说，小威廉是想故作姿态，而最主

要的是想让公众不要把注意力从他小威廉身上转移。要做到恰到

好处，只当没有这回事，但对他仍须当心。至于他应约赴奥，在成

只向他提一下在他搬到布拉斯《北德报》时

行之前，不要相信。其次，他真要去，我们也不劝阻，如有必要，就

我说过的话，就是：如

果他再损害自己的声誉，必要时就公开宣布不同意他的言行。这

一点在他动身去柏林时我向他说过，有人为证。

弗里德兰德博

我认为，你也可以把文章直接寄给《新自由报》（维也纳），现将

该报寄上一份。该报现在的所有人之一是麦克斯

士（拉萨尔的表兄弟和死对头），就是我在一段长时间内为维也纳

老《新闻报》和《奥得报》写通讯稿交给他的那个人。

①《资本论》第一卷 编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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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登出来的。那就让拉法格把书评

编者注

希耳堡的介绍信。我把他要的信寄去了，同时在这封信中向

最后，至于《国际评论》，福克斯（一家英国报纸派他到维也纳

了解情况并建立联系）前几天从维也纳来信要我写一封致阿尔诺

德

这位希耳堡说明，种种情况妨碍了我们写作，但今年我们会写些东

西的，等等。

关于《双周评论》。秘密领导此杂志的三执政之一的比斯利教

授曾对他的至友拉法格（他经常被请到他家吃饭）说，他内心深信

（而这完全取决于他！），书评

交给他本人吧。

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法国政府把国际协会当作“非法社团”加

关于皮阿。在今天的《泰晤士报》上你将看到皮阿寄到编辑部

的（四个星期前发表的）有关芬尼亚运动的《法国民主主义者的呼

吁书》

转给英国政府了。皮

以迫害（从搜查我们的驻巴黎通讯员开始）。法国政府也可能把我

们的杜邦写的有关芬尼亚运动的一些信件

阿先生一向叫嚷我们的协会是不革命的，是波拿巴主义的等等，他

担心事情发生这种变化，甚至企图赶紧假装成他也在参与此事并

“推动”此事。

这一册报告我能不能用几天？你有两次关于贝奈德克

但是甚至最聪明的人也不能

表现出你是预言家：一次是在战术问题上（塞瓦斯托波尔事件），另

一次是在战略问题上（普奥战争）。

预见到人们可能干的一切蠢事。

关于痈。我请教过医生。没有什么新招儿。这些先生们所说

恩格斯《卡① 弗 马克思 资本论〉第一卷书评 为 双周评论〉作》。 编

者注

页。见本卷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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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格斯致马克思

伦 敦

年

的可归结如下：要按照他们的处方生活，那就必须是个食利者，而

不是我这样一个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的人。如果你见到龚佩尔

特，可以告诉他，我（就在写信的这会儿）感觉全身，也就是血液里，

象针刺似的发痒。我觉得我今年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状况。

问候白恩士女士。

祝好。

你的　　摩尔

月 于曼彻斯特日

亲爱的摩尔：

戈克的来访

我本想今天给你写封详细的信，但突然插进来一个塞尔维亚

人和一个瓦拉几亚人，耗费了我好几个小时，使我的全部计划落

空。加之，昨天我接待了正在为可笑的和平同盟的事情奔忙的前

独裁者阿曼特 ，花了我整整一个晚上。幸好肖莱

马偶然来了，他看了看这个顽固不化的联邦共和派，不禁大吃一

惊，他没有料到还有此等货色存在。这头蠢驴毫无意义地重弹老

调，显得更是愚蠢十倍了，而且失去了与正常的人类悟性世界（更

不用说真正的思维）的任何联系。在这号人看来，世界上除瑞士和

巴登州外至今依然不存在任何别的有意义的东西。不过，你对他

的求援刚一作出答复，他很快就信以为真，就是说：我们彼此住得

愈远，彼此来往愈少，我们的关系就会愈好。他承认布林德在福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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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行。这使他吃惊了，但他到底找出来了一个

特事件上胆小怕 ，却硬说布林德还是个好样的，甚至非要你同

布林德和解不可！说什么福格特不是政客，是好人，好样的，只不

过是不加思索地瞎写了一些东西；如果我们俩和他在一起呆上一

个钟头，我们就会言归于好了；他承认福格特是个波拿巴主义者，

可他并没有被收买呀。对此我反驳他说：一切波拿巴主义者都是

被收买的，没有被收买的一个也没有，如果他能给我指出哪怕是一

个没有被收买的，那我可以承认福格特有未被收买的可能性，否则

班路德维希

贝尔格尔！此外，他说，福格特总是不走运，他妻子是伯尔尼高原的

一个农家姑娘，福格特跟她搞出孩子后，出于道德原因才娶了她。

看来，福格特这个狡猾的家伙把这头蠢驴捉弄得够厉害的。但当

肖莱马和我向他说明福格特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无所作为的时

候，你瞧吧，他可冒火啦：他没有做过普及工作吗？这不是功绩吗？

只要有一点点可能，我就立即给维也纳写点东西，再给《双周》

写点

短

，但应该先了解一下，是否能登大块文章，或者只能登象最

近这期《双周》上那样的短评！这要向比斯利打听清楚①，

。评几乎无用，就是比斯利本人也会无法从中了解这本书

最近几天我将要求小威廉回答为什么他给我许了愿不兑现。

这个家伙我们得促他办事利索点。

李希特尔的地址，我已经找到了。

随信将李卜克内西、库格曼和济贝耳的信寄还。

致良好的祝愿。

恩你 的 弗

编者注

编者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。

页。① 见本 卷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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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致恩格斯

曼 彻 斯 特

年 月 于伦敦日

在伦敦这儿转了好久。他也去找过波克罕，跟

亲爱的弗雷德：

“花花公子”，

他谈的完全和跟你谈的一个样，不过成效较大，因为他善于迎合我

们这位波克罕的虚荣心。然而，在他从波克罕身上榨取到十股股

金的钱，并把他的各种酒喝个够之后，就不再上他那儿去了。

书记的职务，他在一气之

为了了解他今后在伦敦的活动，我现在告诉你以下的情况：如

你所知，克里默早被解除了国际委员会

上他也没有被下也早就不干委员会委员了。在最近的代表大会

奥哲尔

选进委员会。奥哲尔先生又当选了。但是，根据我的建议，取消了

（年度）主席的职务，而代之以每次会议选出的执行主席。

过勒

对此很生气，同我们在原则上疏远了。好极了！“花花公子”先生通

吕贝哄骗了奥哲尔（奥哲尔把他推荐给工联伦敦理事会

和克里默。他们成立了伦敦委员会，比耳斯当主席，等等。一句话，

图谋反对国际工人协会。（“花花公子”还带着高尚的布林德参加

了成立大会。）这些家伙竟恬不知耻地邀请我参加他们上星期举行

编者注国际洛桑代表大会。

编者注总委员会。

编者注发音相近。“白痴

，同“花花公子”指阿曼特 戈克。双关语：“戈克”这个姓的原文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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